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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

发布日期：2005-09-08  作者：郑千山

【打印文章】

   在本文叙述的伊始，必须先明确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被许多评论者称之为“当代彝族诗歌”的对象，其实应该称之为“当代彝族

汉诗”。原因在于，所谓“当代彝族诗歌”，无疑首先应该谈到“当代彝文诗歌创作”，而“所谓‘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是指20世纪80

年代起始以来，彝族诗人、作者用母语直接创作出来的文本总称”。除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概念的限制，“彝文诗歌

创作”早就“古已有之”，虽然它们“绝大部分作品都还停留在流于口碑相承或手工传抄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版本”，但它们奇异的

光彩“折射出一条无垠的时间背影”。关于“彝文诗歌创作”的有关问题不在本文评述的范畴，恕不在此加以展开（可参看阿木牛支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概论》及李玥《时间的背影》等文，《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文学评论卷P11——P25、P93——P105）。  

  本文所涉及的诗歌状况，仅指“当代彝族汉诗”，它“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刚逾20个年头，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壮大，

现在正逐步走向辉煌，本文试从转述、融合、重生三个方面来对之加以论述。  

   一、转述：寻找文化“共相” 

  虽然“当代彝文诗歌创作”赓续了“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是无数心灵的滋生之物，是

生命的证明。这些证明以难以言喻的方式显示着人的尊严、生命的瑰丽，以及生命感悟和掌握世界的能力。生命在此表达了自己最大的

浪漫”（见《时间的背影》）的“彝文诗歌创作”的传统，但彝文母语毕竟受众有限，要融入当代诗歌的“主流话语”，必须催生“彝

族汉诗”，否则在汉诗为“主流话语”的当代中国诗坛，“彝族诗歌”的话题将无从谈起。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彝族诗人，由于汉语的极大普及，其大多数都有着强大的汉文化背景，故“当代彝族汉诗”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一群彝族诗人开始用汉语诗歌“转述”他们的生活，包括生活状况、生活场景以及生活经验等等，这些最早的彝族汉

诗耕耘者有四川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巴莫曲布嫫、发星，贵州的程韵、禄琴，云南的王红彬、李玥、李福春、杨佳富、李阳

喜等等。经过数年的努力，这群彝族汉诗的写作队伍和写作实力日益壮大，霁虹、柏叶、牧莎斯加、阿苏越尔、米切若张、克惹晓夫、

吉木狼格、李骞、张培立、熊绍伦、周祖平、黄光成、李云华、刘存荣等等，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从事“当代彝族汉诗”创作的彝

族诗人当在六七十名以上，出版诗集100余部。单就数量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创作而言，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写作

风格各异，或雄浑，或温婉，或传统，或现代，而经他们“转述”的彝族生活风情却在读者面前日益凸现，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一个

思维的、语言的、风情画式的彝族文化场景被烘托出来了，比如—— 

  “他是个沉默的男子汉，额头上写满历险的日记 

  只有在那欢乐溢满高原湖寂静的时候 

  他才用低低的鼻音，他才用沉沉的胸音 

  哼一支长长的山歌，那支歌弯弯又曲曲 

  让那些女人的心发颤，泛起无比的波澜 

  让那些女人的鼻发酸，比那黄昏的山岩更灿烂 

  他的头颅上有远古洪荒时期群山的幻影 

  他褐色的胸脯是充满了野性和爱情的平原 

  人在上面自由地耕种不死的信 

  ……” 

         ——吉狄马加《最后的召唤》 



  “很久以前 

  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上奔来马匹 

  一个民族的气味便在草上弥漫 

  山丫口多像一个望向山外的窗子 

  使目光擦着鸟翅望得很远” 

        ——发星《血源》 

  “篝火在静夜的某个部位燃起来 

  同时燃起来的 

  还有无数颗彝人的心 

  …… 

  彩裙飘扬起来了 

  察尔瓦飘扬起来了 

  旋转的天空大地 

  在我们热情的眼睛里 

  温柔无比 

  …… 

  同时燃起来的 

  还有无数颗彝人的心 

  还有无数个彝人的梦 

  ……” 

    ——柏叶《达体舞之夜》 

  “只要想起那些黝黑的面孔 

  返身捡起木笔的姿势 

  尘埃从风中纷纷跌落 

  天空和大地屏息静气 

  …… 

  布摩的法术 

  使一切昭然若揭” 

     ——禄琴《彝文》 

  “夜是松林里愉快的打歌 

  是草坪上欢乐的跌脚 

  夜是少男少女陶醉的时刻 

  是点起火把寻找爱情 

  夜是土掌楼里男人粗糙的鼾声 

  是守山人孤独的梦 

  夜是女人辗转难眠的呓吟 

  是小阿则哇哇的哭啼 

  山寨之夜啊 

  充满山林多彩的韵味 

  充满土地纯朴的气息” 

   ——李福春《山寨之夜》 

  这里我们只是简单、随意地选取了分别来自四川、云南及贵州几位彝族诗人的汉诗作品，很显然，我们不难在这些诗句中找到彝族

人生活场景的信息，虽然他们所描述的对象亚文化背景不同、地域及生存环境不同、诗人体验和言说方式不同，但他们都白描式或重彩

式地描绘出了可供传达的东西，诸如鹰的图腾、猎人与骑手、灵魂的住所、梦的颜色等等涉及民族血脉、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亲和力的

内容，都毋庸置疑地被“转述”出来了。 



  这种“转述”无疑是有意义的。首先，它体现了彝族诗人们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体现了他们“边缘文化立场”对根深蒂固的

传统“文化中心论”的强烈质疑，他们运用汉语这个载体，毅然打破了沉寂而无奈的民族文化“休眠状态”（这是多么漫长寂寞的状态

啊！），勇敢地亮出了自己的舌头；其次，“转述”本身就是从“边缘”出发，它是一个自省、趋合、提升的过程，“从边缘出发，现

代诗人得以从新的角度省察中国传统，并宏观其他文化”；第三，“转述”有解释学上的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我们是

把过去传递到当前的传递者，即使是最小心地试图在过去之中看过去，理解在本质上仍然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和翻

译。“当代彝族汉诗”的诗人们的创作活动就可以理解为诗人们在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充当了一个

“调解和翻译”的角色；第四，“转述”是一种寻找，是一种文化“内视”与“外视”共同的寻找，一种对文化“共相”的寻找。吉狄

马加在这个阶段对诗歌创作做思考时曾经惊异地说：“我写诗，是因为我的语言中混杂有彝语和汉语，奇怪的是它们最初都是象形文

字”（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吉狄马加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8226;6），这就是寻找；而流沙河说“吉狄马

加的诗使我惊奇，使我看见了魂在跳舞”（流沙河《序《初恋的歌》），这就是一种找到。 

  可以说，在“当代彝族汉诗”的“转述”功能中，汉语已然成为了一个文化“模子”，通过它的乘载、传达、再现，不同文化之间

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文化“共相”。应该说，初期的“当代彝族汉诗”的诗歌实践本身，以期达到的就是这种功能。 

  当然，“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转述”只是它的一种“初生态”、一种“蓝本”，由于彝族分别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不

同的地域，而作为彝族的支系又很多，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转述”的多重性和艰难性，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加以

论述，此处暂不赘谈了 。 

  二、融合：诗意的栖居 

  如果说“当代彝族汉诗”的“转述”功能多少有些停留在“文学翻译”性质或期待被“他者”所认同阶段的话，作为一个从事于

“当代彝族汉诗”创作的诗人，要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其创作苦旅中，不可缺或的是文化的融合。一位优秀的民族文化诗人，在

其创作出成熟的代表作之前，必须经过文化大熔炉的冶炼，必须承受多种文化的激烈撞击，美国大诗人庞德曾经说：“所有的年代都并

存于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文学评研的态度可以把希腊的埃斯库勒斯及叶芝放在同一个天秤上”（《浪漫文学的精神》），可以说，没

有吸纳与融合，就没有民族文化缪斯最动听和撼人心魄的歌声。 

  融合是一种再造，是一种民族母文化与汉文化、西方文化、美洲文化等多元文化之间开拓更大视野，相互调整，相互包容的过程；

也是一种创作者原创思想与其生活背景、多元文化对其影响的交融过程。西方文学批评家威特克说过：“吸收者只有走向被吸收者的方

向，新的观念才可能融合。否则被吸收者的概念及语言将会被简化或改为吸收者的形象。”（《比较文学和东西文学经典》）这证明融

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条充满荆榛和艰难的崎岖之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光辉的顶点”。 

  “当代彝族汉诗”创作实践的收获之一在于，能够较好地体现“融合”精神的作品不乏其例，这一点表明了“当代彝族汉诗”从诞

生到发展壮大的十余年创作履迹是成功的。当我们系统阅读吉狄马加的诗时，我们可以发现聂鲁达般的激情与理智，黑休斯血液里流动

的那种民族咏叹调，但更多的是吉狄马加式的体验、感悟、浪漫又凝重的语调和言说方式，如： 

  “我梦见过红色 

  我梦见过红色的飘带在牛角上鸣叫 

  红色的长裙在吹动一支缠绵的谣曲 

  红色的马鞍幻想着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梦见过红色 

  但不会不知道 

  这个人类血液的颜色 

  从什么时候起就在祖先的血管里流 

      ——《彝人梦见的颜色》 

  “而在远方，在云的后面 

  在那山岩的最高点 

  沉睡的鹰爪踏着梦想的边缘 

  ……” 

        ——《黑色狂想曲》 



  他筚路蓝缕开创的一代诗风，成为“当代彝族汉诗”的奠基之作，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同代诗人和下一代诗人；而作为吉狄马加之

后为“当代彝族汉诗”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诗人倮伍拉且，他的诗平白而亲切，民歌式的口语化倾向十分明显，是一种澄明之诗，如

《白牛》一诗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有一座山 

  有一头白牛 

  白牛啊山的心脏 

  不落的月亮 

  有一个人 

  有一头白牛 

  白牛啊人的灵魂 

  不落的太阳 

  每一个人都有一座山 

  都有一头白牛 

  永恒的天空 

  左耳挂着月亮 

  右耳挂着太阳” 

  云南“当代彝族汉诗”领军人物之一的王红彬，其前期诗歌以表现家乡彝族人亲情、乡情、爱情场景为主，他诗歌的风格主要继承

彝族民歌传统，如《阿诗玛》、《梅葛》等等，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个性审美和艺术直觉在内，但总体尚停留在如前所述的“转述”阶

段。然而其后期的诗歌却明显表现出“融合”的倾向，比如《我的建筑和你的爱情》一诗（此诗收入他的第二部诗集《中国情人》中）

就非常有趣，它的主题是对现代都市一种迷惘心态的写照，诗的结构完全是一种“融合”的结果，他的对比方式既有民歌式的由物比

兴，也有都市歌谣直白与风趣，而“当代彝族汉诗”中，涉及都市的作品并不多见，可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 

  “前面有一块招牌 

  写着：围栏止步 

  很久很久以来 

  我在这十字路口徘徊 

  雨季之后 

  施工开始进行 

  脚手架连着脚手架 

  就像我和你的爱情 

  钢筋混凝土 

  筑成两个人的世界 

  你总是与我保持 

  一定的距离 

  我和前面的围栏 

  总保持一定的距离 

  究竟这一片 

  人造的围栏 

  能够阻止什么又能够 

  持续多久 

  终于验收完毕 

  前面的围栏已然拆除 



  而我和你之间 

  围栏却 

  越筑越高” 

  禄琴是贵州彝族青年女诗人，她的创作可以作为贵州“当代彝族汉诗诗人群”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她以女性特有的一种敏感对彝家

风情及个人情感进行了真挚的抒写，其中不乏精彩的诗句： 

  “聆听季节的声音种子生长过程 

  和天空中的游云一起跋涉 

  茎蔓悬垂着一缕缕清凉的甘苦 

  白色的花开放在酒的醇香里 

  秋天伸出金黄的手指路 

  沿着那条线路而去 

  洗濯风尘放飞神谕 

  并懂得一生的寂寥与光芒 

  在等待瓜熟蒂落 

  一些朝露停在心型的叶片上 

  布摩的双手划过苍穹 

  那些八卦图形喃喃念叨 

  葫芦啊葫芦 

  隐的形空的语” 

    ——《秋天里的葫芦》 

  “我们点燃一支火把 

  携手在田埂间游走 

  听到血液涌动着在火焰上穿行 

  阿灵妮和三段诗踞子银色月光中 

  认真看我点燃那支火把 

  所有美丽在今夜盛开 

  ……” 

    ——《点燃一支火把》 

  在群星闪烁的“当代彝族汉诗”诗人群中，除提到作品的诗人之外，还有马惹拉哈、米切若张、吉狄兆林、李骞、周祖平、阿库乌

雾、李永芳、杨佳富、黄光平等众多优秀诗人，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引述他们的优秀之作，但我发现，几乎每一位诗人的作品

中都可以分别找到文化融合较为完美的作品，这充分证明，每一位诗人都是在真诚地歌唱，都有着诚挚的艺术追求，尽管他们所能达到

的艺术高度各有不同，但艺术高度是不能苛求也不应当苛求诗人们的。客观地说，在有关“融合”这个话题中，相对云南、贵州“当代

彝族汉诗”诗人群体较为松散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来自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大凉山诗人群”要显得成熟和有气势一些，这不仅仅是因

为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玛查德清、巴莫曲布嫫、发星、阿黑约夫等优秀的诗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凉山诗人

群”中的诗人们在整体上有了一种融合的目标，而整体的融合已初具规模，诗艺上的差距也不是太大，所谓“和而不同”，正如他们中

的一位诗人在一首诗中吟咏的那样： 

  “如果与我绵延的山脉 

  没有插进海洋 

  那么（我）一定倒逆而行 

  在源头找寻山与海的连接 

  ……” 

    ——阿黑约夫《融合》 

  “当代彝族汉诗”从“转述”到“融合”，是一种诗意的生发到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是一种从激情写作上升到经验写作修

远的求索之路。路漫漫兮，路在前方，“当代彝族汉诗”的经验写作最终将进入到对灵魂的拷问，对宇宙、人生的拷问之中，这将是一



条重生之路，超越之路。 

  三、重生：凤凰涅槃 

  布罗茨基说过：诗歌不是“最佳语词的最佳排列，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诗人与散文》，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诗歌终极追求的一种简明阐释。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它是否表现了现实场景、文化图

像、人的精神裂变，诗歌绝不是“到语言为止”，语言仅仅是诗歌“能指”无可奈何时借用的工具而已，它要你看的是天空中的澄明的

月亮，如果你不看月亮，而看到的只是指向月亮方向的手指头，这就大谬不然了。中国传统中有所谓“得筌忘鱼”、“得意忘言”，西

方诗学中有所谓“上帝的骰子一掷，世界便偶然天成”的说法，都是就诗歌本质而说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真正的诗歌是基于语言

之中的一种“凤凰”，是一种语言的“重生”。 

  “当代彝族汉诗”当然也要面对这种诗歌追求，它们的出现，其最终目的依然是“用民族的方式传达和阐释世界的困境与希望”，

所谓“民族的乃是世界的”。“当代彝族汉诗”如果只停留在从“转述”到“融合”的追寻中，沉湎于某种情感或情绪的激动中，其真

正的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而且“融合”也只能是表面意义上的“融合”，既无法表现传统，也无法表现诗人的“个人才能”（艾略特

语），这样的“文化苦旅”最终结果将会是一场悲剧。法国大诗人瓦莱里说得好：“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其引起的本能表现力为特征的情

感。那些从激动中喷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才是纯粹的，它们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的缺点，其结果将会干扰诗的

展开和中断延长的回响，而诗人本应该在一个陌生的心灵里引发这种回响。”（《论诗》）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当代彝族汉诗”写

作者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从人为写作进入到了自觉写作，开始抛弃“小我”，追寻“大我”，最终走向“无我”

之境。虽然这样的行旅目前还仅仅存在于诗人们的很小一部分创作中，但觉醒毕竟开始了。 

  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目前“当代彝族汉诗”中“重生”诗歌（或曰“纯诗”）占到了怎样的比例，可以直率地说：并不多。目前

“当代彝族汉诗”中“激动中”的“喷发”多了些，能“宁静致远”的沉思还不足。吉狄马加的诗歌中，纷繁的激情意象后面，我们能

够找到一些表象之外东西，那些关键词连缀着对生命、对宇宙深深的拷问，如《做口弦的老人》中“蜻蜓的翅膀”、《彝人梦见的颜

色》中黑、红、黄三种颜色以及《被埋葬的词》中的词等等，词意“能指”功能的凸现，令表象的喧嚣消退了，而表相的东西隐退了，

澄明的诗就浮现出来了—— 

  “…… 

  彝人的竖笛 

  在天地之间扯起 

  一道奇异的风景” 

  ——玛查德清《彝人的竖笛》 

  我认为，倮伍拉且是“当代彝族汉诗”诗人群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喧嚣的成分相对较少，其代表作诗集《诗歌图腾》

中，许多作品如《月琴丁当》、《遗失的词》、《无门之门》、《大地无语》等等，都可以划入“纯诗”的范畴，他笔底的雪、云、

羊、门、火与水……无疑都与终极关怀有关，它们没有呼啸，也没有自言自语，它们指向的是宛然向上的境界：千山之上，“游戏神

通”（语见《维摩诘所说经》）： 

  “眼睛里的眼睛 

  漂浮于时光之外 

  居住最核心处照耀太阳 

  太阳才光芒万丈 

  鼻子里的鼻子 

  嘴巴里的嘴巴 

  梳理空气和水 

  不需要腮 

  不需要翅膀” 

   ——《灵》 

  “…… 

  走过了冬季 

  才懂得雪更漫长 



  雪啊漫长的雪 

  穿越了土地 

  穿越了生命 

  ……” 

  ——《漫长的雪》 

  假如把终极诗歌理念比喻为一匹矫健的“黑马”的话，他在我们诗人中寻找的是最优秀的“骑手”。驾驭“黑马”驰骋在广阔草原

的骑手，那是一幅多么纯粹的图景啊！对于终极诗歌（或可称为“纯诗”），罗伯特&#8226;潘&#8226;沃伦曾经这样描述过：“纯诗保

持自身单纯性的方法是或多或少地严格排斥那些可能限定或违背其最初动机的因素。换句话说，纯诗希望，而且十分希望，能够成为一

个单一体。”（《纯诗与非纯诗》）“当代彝族汉诗”如果能够在“纯诗”的方向上取得更大的成绩的话，她的诗歌品位和品质将会得

到大幅度地提升，“如果诗人瞄准其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愿望只能是引导某个陌生的心灵进入其和谐生命的神圣时间之中，在这段时

间里，可以形成和度量一切形式，他的全部感觉力量和节奏力量应和对唱。”（同上，《纯诗与非纯诗》）这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方

向。 

  “当代彝族汉诗”是中国当代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与“当代彝文诗歌”共同汇成了“当代彝族诗歌”。限于篇幅和论述的方

向，本文仅仅在某些层面上，如“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发展、定位、努力方向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有关诗歌形式、节奏、语调、

理性效果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都未曾涉及，但我相信，通过这种抛砖引玉，一批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文字、评论文章将会涌现出来。

“当代彝族汉诗”无论在中国当代汉诗还是在当代彝族诗歌中，其重要性是无需置疑的，“当代彝族汉诗”诗人们的创作实践和创作实

绩，是中国新诗金字塔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将与其他形式的新诗一道，充分证明“诗是民族的财富，是人类的灵魂，是生命的艺术，

是行动的智慧，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自我完善的指南”（栗原小荻《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

（节选）》，载《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P330），它们最终将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着它们独特的位置，也

将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世界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命运所系，也是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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